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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梅兰竹菊”是最东方，最中国的。它们占尽春夏秋冬，对于老百姓而言，将其悬挂家中，是收四时之景于一室之内，有“四季平安”的寓意，对于文人而言，则是时间秩序和生命意义的感悟。
考究中国“梅兰竹菊”的来源“竹”大约最早，见于《禹贡》，梅出自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，兰也见称于《离骚》，只有菊花最晚，见赏于陶渊明，已经在东晋了。宋代以后的文人画中，“梅兰竹菊”是最经常的主角。 同时，梅、兰、竹、菊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也拥有它无可取代的地位，承载着几乎所有华夏儿女的优良品质，故历来歌咏者不绝。
一、“梅、兰、竹、菊”君子风格的具体体现
（一）梅
梅，在中国种植历史已有三千多年，始于周代，自南北朝、隋唐之际，赏梅与艺梅已成风气；至唐、宋年间，为鼎盛之期，载述梅花的专著不计其数。如，唐代白居易素手描梅：“三年闲闷在余杭，曾为梅花醉几场。伍相庙边繁似海，孤山园里丽如妆。”北宋隐士林逋（和靖）有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语至佳，被后人传为绝唱。
可知的较早期作品有梁代何逊的《扬州法曹梅花盛开》，又作《咏早梅》，其诗中“衔霜当路发，映雪拟寒开”句，在将梅花开放的盎然生机跃然纸上的同时，又把梅花不怕严寒、独标一格的精神风貌浸润于字里行间，对后代诗作影响较大。
当然，在众多的“咏梅”诗作中，陆游的《卜算子• 咏梅》当属个中翘楚“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 已是黄昏独自愁。更著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”这首词中，寄托了诗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，他用“争春”一词，喻指社会上趋炎附势，谄媚取宠的丑行；一个“妒”字尽数当时朝廷中“嫉能害贤”的斗争，同时，又以梅花那种不同流合污，不畏谗毁、贞洁自守、卓然独放的品格暗喻自己遗世独立的君子性格。此词一出，千百年来，广为传颂，寓意至今。
（二）兰
兰花，是花、香、叶“三美俱全”的花卉。早在春秋时代的二千四百年前，中国文化先师孔夫子曾说：“芝兰生幽谷，不以无人而不芳，君子修道立德，不为穷困而改节”。他还将兰称之为“王者之香”，这句话流传至今，足以证明中国兰花在历史文化上所占的地位。
自孔子、屈原而后，千百年来，人们在赏兰的过程中，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、美好观念不断融入兰花之中，并且不断提升，以致使中国兰花成了中华民族优秀品德的重要象征物之一。后代人写兰花，几乎都有将其比作君子出处行藏的暗喻例子。如唐代张九龄《感遇》写道：
兰叶春葳蕤，桂华秋皎洁。
欣欣此生意，自尔为佳节。
谁知林栖者，闻风坐相悦。
草木本有心，何求美人折。
诗人们说兰花的处境,往往是在暗喻自身的处境。 又如唐杜牧《兰溪》诗云：
兰溪春尽碧泱泱，映水兰花雨发香。
楚国大夫憔件日，应寻此路去潇湘。
诗人以兰自喻，在对幽兰赞美之余，说自己怀才不遇，埋没在蓬蒿间。明代陈汝言《兰》中言：
兰生深山中，馥馥吐幽香。
偶为世人赏，移之置高堂。
雨露失天时，根株离本乡。
虽承爱护力，长养非其方。
冬寒霜雪零，绿叶恐雕伤。
何如在林壑，时至还自芳。
清代的画家文学家郑板桥视兰为君子，爱兰忠贞不渝，他在《折枝兰》诗中写道：
多画春风不值钱，一枝青玉半枝妍。
山中旭日林中鸟，衔出相思二月天。
又诗云：
竹石幽兰合一家，乾坤正气此间除。任渠霜雪连冰冻，苍翠何曾减一些。
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兰花的高雅丽质。
（三）竹
竹在中国传统中象征着生命的弹力、长寿，竹子与松树、梅树合称冬季三大吉祥植物。竹无牡丹之富丽， 无松柏之伟岸，无桃李之娇艳，但它虚心文雅的特征， 高风亮节的品格为人们所称颂。它坦诚无私，朴实无 华，不苛求环境，不炫耀自己，默默无闻地把绿荫奉献给大地，把财富奉献给人民。
咏竹诗的“萌芽”出现于先秦两汉文学时期，而到达顶峰则是在封建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的唐代，咏竹的传世佳作比比皆是。
唐代时，许多文人学子认为：外部世界可以被人所改造，人的主体意识空前高扬，自然往往与人之情感、 意志相融汇而成为意象，例如杜甫的《苦竹》云：
青冥亦自守，软弱强扶持。
味苦夏虫避，丛卑春鸟疑。
轩墀会不重，翦伐欲无辞。
幸近幽人屋，霜根结在兹。
清晨止亭下，独爱此幽篁。
这首诗读来，表面看是诗人在通过对竹子的赞美，来表现自己对竹子的喜爱之情，但究其根本，则是以竹喻自身，以竹达到自赏的目的，以竹子来歌颂那些地位卑微却清高坚定者的形象。
再如韦庄的《新栽竹》：
寂寞阶前见此君，绕栏吟罢却沾巾。
异乡流落谁相识，惟有丛篁似主人。
此诗所描写的意境颇为伤感，诗人流落他乡，无处觅知音，只有那常见常伴的竹篁，仿佛是旧时故人，传递着些许的亲近之感，离乡的孤苦也因此而淡漠。竹不仅人格化为诗人故交，而且被赋予了善解人意之品格，人情与自然之物得以融合与统一。
到了宋朝，经济和文化上承唐代而又有所发展。这个阶段借竹咏志的诗歌，从作者数量和诗歌数量两个方面有所突破,其作品的立意深度和意境描写的精确性，也远胜于唐，有了新的开拓与成就。
以王安石的《华藏院此君亭咏竹》为例：
一径森然四座凉，残阳余韵去何长。
人嶙直节生来瘦，自许高材老更刚。
会与蒿藜同雨露，终随松柏到冰霜。
烦君惜取根株在，欲乞伶伦学凤凰。
在这首诗中，竹的荫庇、挺直、有节、刚硬、耐寒等特性，被王安石精准地进行了描述，更将《庄子》中“凤凰栖于梧桐”的典故运用其中，使竹的高志得以表现，借此意象实质表达自己的个性、人格与志向，诗人借竹自况。
可见，竹之所以成为君子高风亮节的代名词，不仅仅因为它节高心贞、劲枝高洁，十足代表了刚毅的性格与远大的志向；更因为它意志坚定不移，内心谦虚正直，虽不幸沦落在尘俗之中，却又能超出世间尘俗吧。
(四）菊
菊，又名延年、寿客等，是我国人民喜爱的传统名花。咏菊之作，追溯于战国时期，代表作者为楚国士大夫屈原，其作《离骚》中的那句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脍炙人口。到了晋代，田园诗歌的代表人物陶渊明更是把对菊花的赞誉发挥到了极致。在他的很多作品里，菊花都是作为入仕之人的双重人格的象征而出现，那种冲和恬淡的疏散气质，与诗人经历了苦闷彷徨之后而获得的精神上的安详宁静高度契合。宋代诗人郑思肖《画菊》中云：
花开不并百花丛，独立疏篱趣未穷。
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
在诗人眼中它没有趋时的习性，而具有幽人隐逸的标格；没有临难苟免的念头，而具有烈士受难的精神。
然而，真正赋予菊以抗争、贞烈品性的，或者说真正以菊自况、对菊爱得执着，影响也最为深广的当独推陶渊明，他寄情于菊，后人也将陶渊明作为爱菊的象征。菊的品质正是陶渊明人格的凸现。如其诗《和郭主簿》其二：
芳菊开林耀，青松冠岩烈。
怀此贞秀枝，卓为霜下杰。
衔觞念幽人，千载抚尔诀。
检素不获展，厌厌竟良月。
这首诗意象密集，但诗人巧妙组合创造出一个神话般的世界，而诗人又正是借这个“神话世界”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情怀，表达自己要学那青松、芳菊以及有着松菊一样高贵品质的“幽人”做一个品格高尚的“人中之杰”的强烈愿望。又如《饮酒》其五中有云：
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
诗句从视觉上取象，将意立在“悠然”之上，看似描写闲情逸致但细细咀嚼也不难发现诗人因为理想幻灭，政治生活的无望而选择隐逸。这种经历了苦闷彷徨之后，获得的精神上的安详宁静恰与菊花那种冲和恬淡的疏散气质相契合。而正是这种气质的契合，也使得菊的品质成为君子高洁、自适风格的象征。
二、“梅、兰、竹、菊”君子风格与儒家思想
中国人素有“琴棋书画养心，梅兰竹菊寄情”的情结，而这种思想主要源自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孔子，孔子有‘‘智者乐山，仁者乐水”的比德名言，认为万物的品性和人品具有等值性，花草树木一直就被比喻君子之德。
研究孔子的思想体系，可以发现“复礼、为仁、君 子”这三个词语完成了对这一思想体系的有力支撑。 古人一直推崇的“君子”人格，要旨精髓涵盖好德、重义、谦让、博学、笃实等诸多方面，既是儒者用来修身的目标与路径，也是“复礼”“为仁”这两个核心词的现实表现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：
—是“好德”。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所讲到的“德”最准确的释义应为伦理意义上的个人品性修养，与孔子所主张的“克己复礼”相一致。在他看来“德”是需要不断地磨练品性、提升修养才能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。梅，不与凡卉为伍，不与山花争春；兰，在寂寞清贫中如君子雅洁超脱；竹，正直、虚心；菊，群芳中的隐者，都可以被称之为“德”的物象代表。
二是“重义”。笔者认为，“重义”是“好德”的更深层次的具体展示,也是愿意做君子的人，对自身个人行为的最高标准。古语有云：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逊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！”就是想告诉世人们，君子是以“重情重义”作为做人的根本，并且致力于以“礼义规范”来推行“仁义之思想”，以谦逊之词来表述，以诚信之品来对待。
三是谦让。“谦”字最早出现在《周易》的《谦》卦 中，原文为“（艮下坤上）谦：亨。君子有终。”意思为： 亨通，君子谦让将会有好结果。所以“谦让”便成为了君子的重要品德之一。在孔子的著作中，又对这一词语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解，他以比赛射箭为例，说：“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！楫让而升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”在陆游的词《卜算子•咏梅》中，那一句“无意苦争春,一任群芳妒”更是隐喻，作为君子之人，无论在任何场合、任何时候，都应该保持着谦逊的品德，如此看来，以梅花之形象隐喻“做人之谦让”，当之无愧。
四是博学。君子博学，理当如此，但文人自古清高，容易恃才傲人，所以，孔子的儒家思想中，便认为博学之人,更要有礼有节，才不会离经叛道，而终能成为君子儒。
五是正确处理言行关系。孔子把“行”先于“言” 作为君子的必备条件之一，他说：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”梅、兰、竹、菊，千古风流，于静默含笑间，书写 了一幅幅耐人寻味的诗篇。
六“周而不比”“和而不同”。孔子著作中曾曰“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”意思为：君子处世，当庄重，不与人争锋，当团结，不结党营私。如此一说，梅兰竹菊虽为凡间青睐之物，但却远离尘世的暄嚣浮躁 派自然潇洒的气度，与上述主张契合一体。
六个方面分别展示出了君子之性的六个关键点，相容相通却也各有其异。
三、结语
中国的传统文学中尤擅长托物言志、寄景抒情，文人们把对祖国的热爱、报国的雄心寄托在山水的清丽之中，将物的意象融入人的情感之中，花、鸟、鱼、虫、 山、水、树、木等皆成为文人学子们最亲密、友善的朋友，被文人们赋予了才气与灵气。然而这里的很多人， 总在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的困境中挣扎；在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徘徊中进退，总想把国家和百姓装入自己的胸怀中，其“形单影只却又不肯同流合污”的倔强性格和脆弱敏感的神经，注定了他们与梅兰竹菊“四君子”有相同的风骨。这也最终使得所有歌咏梅兰竹菊的篇章，合力构建起了中国古典咏物诗的半壁江山，并成为中国古典文化不可缺失的部分，也为儒家君子思想的传承和发扬搭建了一个最宽广的舞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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